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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超验主义思想中，自然观居于核心地位，强调自然的神圣性与精神启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史

诗小说《白鲸》正是这一哲学脉络下的文学结晶，它通过宏大的捕鲸叙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

邃探索，展现了作家超越时代的生态意识。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船长亚哈被塑造成一个背离自然、偏

执复仇的悲剧形象，其征服白鲸“莫比·迪克”的疯狂旅程，象征着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法则的野蛮挑

战与最终溃败。相反，叙述者以实玛利等人则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观察与共存。小说通过这种鲜明对比，

深刻揭示了工业文明初期人类无限扩张欲望所蕴含的生态危机。梅尔维尔的自然观对21世纪具有强烈的

现实警示意义。亚哈的悲剧命运犹如一则寓言，警示当代人类：在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的今天，必须摒弃

征服与掠夺的惯性思维，转而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任何无节制的索取，终将招致自然的反击，带

来毁灭性的后果。这部作品因而成为一面跨越时代的镜子，映照出人类永恒的生存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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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th-century Transcendentalist thought, the view of nature held a central position, emphasiz-
ing the sacredness of nature and its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Herman Melville’s epic novel “Moby-
Dick” i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within this philosophical context. Through the grand narrative of 
whaling, it delves deepl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showcasing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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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at transcends his time. From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perspective, Captain 
Ahab is depicted as a tragic figure who deviates from nature and is obsessed with revenge. His mad 
pursuit of the white whale “Moby Dick” symbolizes the brutal challenge of anthropocentrism agains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its eventual downfall. In contrast, the narrator Ishmael and others embody a 
certain degree of observation and coexistence. Through this sharp contrast, the novel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herent in the unbridled expansionary desires of the earl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elville’s view of nature holds a strong practical war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21st cen-
tury. Ahab’s tragic fate serves as a parable, cautioning contemporary humans that in today’s in-
creasingly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 must abandon the habitual thinking of conquest and 
plunder, and instead seek a path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Any unrestrained exploi-
tation will eventually invite nature’s retaliation, leading to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Thus, this 
work becomes a mirror spanning eras, reflecting the eternal survival proposition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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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白鲸》是 19 世纪超验主义文学巨匠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被公认为美国海洋小说的奠基之

作。小说以宏大的叙事、丰富的象征与深刻的哲学追问，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讲述了“佩奎德号”捕

鲸船那场交织着执念、罪恶、杀戮与终极复仇的悲剧航程。为向曾夺去自己一条腿的白色巨鲸莫比·迪

克复仇，偏执的亚哈船长驱使着全船船员，跨越茫茫大洋展开一场不计后果的疯狂追猎，最终与白鲸同

归于尽，只余叙述者以实玛利一人幸存，诉说着这段寓言。 
小说的诞生深植于 19 世纪中叶美国工业革命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蒸汽机的轰鸣标志着人类对自然

力的驾驭进入新纪元，传统生产方式被机械大规模取代，社会面貌与生活方式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然

而，在经济与技术迅猛发展的光环下，一种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也随之弥漫——人类以空前的

自信与欲望，将自然视为征服、掠夺与无限索取的对象，这种关系失衡的隐患悄然滋长。 
梅尔维尔以其惊人的先见之明，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时代精神中潜藏的危机。他通过亚哈船长这一悲

剧形象，深刻揭示了在工业化浪潮催生下，那种企图绝对掌控自然、并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扭

曲心态所带来的毁灭性。因此，《白鲸》远不只是一部惊险的海洋冒险故事或超验主义哲思的文学载体，

它更是一部生态预警的寓言，是生态文学谱系中一座醒目的先驱丰碑，持续警示着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

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 

2. 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正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而日益凸显。

该术语首次出现在 1995 年的《外国文学评论》中。关于生态批评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论，多数学者最易接

受该领域先驱与奠基人谢丽·格鲁特菲尔蒂的定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1]
它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分析方法，更是一种试图通过文学阐释介入现实、唤起生态意识的文化实践。自该

术语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国内研究者亦逐步将其应用于对中外经典文学的重新解读与发现之中，揭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100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蕊 
 

 

DOI: 10.12677/wls.2026.141004 27 世界文学研究 
 

出许多文本中被长期忽视的生态维度。 
“生态批判通过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生态意识觉醒及预警生态危机的方

式，强化了人们对《白鲸》的内涵解读，进一步分析、探究白鲸所蕴含的生态价值及人文内涵。”[2]《白

鲸》之所以成为生态批评的典范文本，源于其超前的生态预警意识与丰富的象征系统。梅尔维尔在 19 世

纪中叶，远在“生态”成为显学之前，便以文学的宏大叙事，触及了人类中心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的

掠夺以及精神失衡与生态灾难的内在联系等核心命题。小说中，“白鲸”莫比·迪克超越了简单的动物

或复仇对象，升华为一种庞大、神秘、不可征服的自然力量的象征，甚至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宇宙秩

序的体现。而亚哈船长的狂热追捕，则寓言式地展现了工业化初期人类理性膨胀为偏执的征服欲，试图

将整个自然(包括其船员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工具化以实现个人意志的悲剧。这种对立不仅仅是人与

动物的冲突，更是两种世界观、两种存在方式的冲突：一是试图理解、共存(以叙述者以实玛利部分体现)，
二是企图掌控、毁灭。 

从生态批评视角深入解读《白鲸》，至少可在以下层面展开：其一，分析文本中对海洋、鲸类等“非

人类存在”的描绘，如何打破了将其仅仅视为“资源”或“背景”的传统视角，赋予其主体性与神圣性；

其二，剖析以亚哈为代表的人物所体现的“征服自然”的线性思维与心理机制，如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

双重异化；其三，探寻小说结局所蕴含的生态伦理启示——人类的疯狂征服最终导向自我毁灭，唯有如

以实玛利般(凭借棺材/救生筏这一融合了死亡与生命、人类工艺与自然物的复杂象征)持有谦卑与反思态

度者，方能获得重生，这强烈暗示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唯一出路。 
因此，对《白鲸》的生态批评解读，不仅能够解锁这部经典在 21 世纪的新意义，更能为我们理解当

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局提供一个深刻的历史与文学镜鉴。梅尔维尔的自然观警示我们，生态危机的根源

深植于我们的文化观念与精神世界之中，而文学的力量，或许正在于它能撼动这些深层结构，为一种新

的、更具生态智慧的文明想象开辟空间。 

3. 自然意识的表现形式 

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运用丰富的象征手法，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解。通过主要人物的象征

意象，作品探讨了人们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自然与人类之间意义深远的联系。 

3.1. 亚哈——人类征服自然的渴望 

亚哈是小说中一个极其悲剧且具有双重性的角色。他既是位非凡、聪慧且勇敢的船长，却也证明了

自己是个邪恶之人。梅尔维尔对亚哈形象的设定在小说开篇便已昭然若揭——亚哈正是圣经中以色列的

国王。《圣经》记载他背弃耶和华、行尽恶事，终成不可饶恕之人，最终战死沙场[3]。 
亚哈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与莫比·迪克遭遇的物理证明和内心创伤的永恒标记。小说首次详细描述

亚哈时，着重写道：“他像个从火刑柱上解下来的人……一条细长的、泛白的、铅笔似的疤痕……从他

发际线直划而下……它更像是一个胎记，而非伤疤……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条乳白色的鲸骨假腿。”[4]
不仅是身体残缺，更是他个人意志与仇恨物化的延伸。 

作为船长，亚哈抛弃妻子，率领船员登上“佩奎德号”扬帆出海捕鲸。在他眼中，人类是海洋与自

然的统治者，小说中称其为“甲板上的可汗，海洋之王，巨海猛兽的主宰”[4]。亚哈所秉持的人类中心

主义在此显露无遗，他视猎杀白鲸为毕生使命。然而在梅尔维尔的笔下，白鲸实为自然的化身、自然之

子，象征着纯粹与无私。 
在追寻白鲸的过程中，他完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为杀死白鲸而丧失理智。这般盲目的自我使他沦

为恶魔。亚哈的语言充满狂热、诗意与命令性，是他内在宇宙的爆炸性外露。在召集船员、宣布真实目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1004


王蕊 
 

 

DOI: 10.12677/wls.2026.141004 28 世界文学研究 
 

的的著名场景中，他将一枚金币钉在桅杆上作为奖赏，并宣告：“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4]
他命令全员：“你们要盯着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白鲸！”[4]于是，他踏上了与自然永无休止对抗的

道路。他认定自然就是邪恶势力的化身，命令船员们追杀它直到天涯海角，直到它吐出黑血，甩落鱼鳍。

在亚哈的意识中，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竞争关系，而人类是这片天地的王者。怀着这样的信念，亚哈将

追捕白鲸置于一切之上，并发誓不惜跨越道德边界也要将其揪出。 
小说前半部，作者着墨颇多地描绘了捕鲸业的发展历程，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人类对鲸鱼展开了

惨绝人寰的屠杀。“鲜血如海潮般从巨鲸全身喷涌而出，它在自己可怖的血泊中痛苦翻滚。”[4]人类为

满足物质欲望过度掠夺自然，而每个人都是亚哈船长的化身。 
通过亚哈与白鲸的斗争，作者暗喻当时人类对白鲸的屠杀，揭示了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谬误。一味

索取自然只会伤害人类自身，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终将招致灭亡。 

3.2. 以实玛利——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以实玛利捕鲸经历及其所见所闻。或者说“以实玛利不是一个身

处故事之中的观察者，而是一个戏剧之外的剧作家，向所有观众展示他精心刻画的角色”[5]。 
以实玛利对自然怀有深深的向往与敬畏。他厌倦了陆地生活，渴望海洋的神秘——他相信大海能“驱

散肝火，调节血液循环”，“天际之外的一切永远撩拨着我的心弦”[4]。对于以实玛利而言，海洋既神

秘又令人向往。莫比·迪克并非邪恶的化身，而是自然之美的象征。他对自然的亲近态度在小说中亦有

体现。无论在船舱或桅杆顶端，他始终凝望海洋与鲸群之美，并将母鲸哺育幼鲸的场景比作人母哺育幼

子的情景——正如梅尔维尔笔下所写：“宛若聆听婴儿在哺乳时轻吮母亲乳头的声响。”[4]在他眼中，

鲸鱼与人类同样具有情感共鸣。他震惊于亚哈对白鲸的疯狂复仇，虽被迫追随亚哈，却始终热爱自然并

同情被猎杀的鲸群。他赞叹“那辉煌灿烂的金色太阳才是唯一真实的光，其余皆是谎言”[4]，“最终完

成了从反生态主义者到自然爱好者的转变”[6]。 
以实玛利对白鲸“人格化”的过程象征着构建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过程，以实玛利本身也象征大自

然的保护者。正是这一份敬畏与保护之心，令他得以在灾难中存活下来[7]。作者借助亚哈船长和其他船

员的死亡与以实玛利的幸存形成对比，从正反两面指出了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正确态度，即尊重自然、热

爱自然，与之和谐共存；蔑视自然、妄想征服自然就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惩罚[8]。 
以实玛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梅尔维尔的镜像，他同梅尔维尔一样是弃儿，“口袋里没有几个钱，说一

文不名也未尝不可，而在岸上又没有特别让我感兴趣的事可干”[4]。因此大海成为了他的避难所，他厌

倦陆地生活的状态，映射出梅尔维尔对过度破坏自然的工业社会的厌倦。以实玛利不断寻求人与自然的

平衡与和谐，亦是作者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梅尔维尔希望以实玛利与亚哈的对比警示人类停止过

度榨取自然。唯有当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心怀敬畏与热爱时，才能获得自然庇护，实现长远发展。 

3.3. 白鲸——自然对人类的反抗 

在十九世纪捕鲸业因工业革命需求而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对鲸类展开了近乎种族灭绝式的

系统性屠戮。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中，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将白鲸“莫比·迪克”塑造成一个超

越个体的、磅礴的自然力量的象征。这一象征意义在小说中是复杂且多层次的：对于偏执的船长亚哈而

言，白鲸是凝聚了世间所有“恶意”的具象化敌人，是他个人意志必须征服的客体；而对于叙事者以实

玛利，以及在许多静观默察的章节中，鲸鱼则代表着深邃、神秘、不可穷尽的自然奥秘与存在本身，激

发敬畏与思索。 
小说中专设“鲸类学”等章节，戏仿性地展示人类用科学分类、解剖学去框定鲸鱼族群，最终却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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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知识的矛盾与可笑。这暗示鲸鱼作为认识的客体，天然溢出了人类认知体系的边界。在小说中“白

鲸之色”一章中白色既是所有颜色的集合，又是颜色的缺席；它同时象征神圣、纯洁、恐怖与虚空。莫

比·迪克的白色，成为一个无法被单一意义定格的符号，它拒绝被轻易解读，保持着沉默而庞大的神秘

性，这正是其主体性对人类符号暴力的抵抗。梅尔维尔笔下的白鲸远非一个被追寻的静态目标。它是拥

有“可辨识的狡诈”和“不竭的报复心”的智能生命。亚哈说：“……我看出它有一股凶暴的力量，有

一种难以捉摸的恶意支持着那股力量。”[4] 
它摧毁船只、夺去船员生命，这些行动是报复，更是基于自身生存逻辑的能动选择。它不仅是亚哈

故事的“麦高芬”，更是自身故事的主角，其“叙事影响力”与亚哈旗鼓相当。在双方冲突中，“这条

抹香鲸，以极大的速度，从海底深处一跃而起。被他撕裂的愤怒地波涛从它身上抖搂下来……是种挑衅

行为”[4]。 
小说核心的戏剧冲突，正是白鲸莫比·迪克与亚哈船长之间那场贯穿始终、不可调和的对抗。这场

对抗远非简单的“人兽相争”，其本质是两种宇宙观与存在方式的终极对决。人类对鲸群(乃至整个自然

界)的肆意屠杀与掠夺，在亚哈身上极端化为一种个人化的、疯魔般的征服意志。他将其解读为一种来自

自然界的、针对他个人的“巨大侮辱”，从而将自己的复仇行动正义化。这恰恰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最

深刻的逻辑：将自然的一切反应(哪怕是自卫)都人格化为对人类的“挑战”或“邪恶”，进而为无限度的

征服提供借口。 
然而，梅尔维尔的叙事并未将自然简化为纯粹的被动受害者或冷酷的复仇者。小说中，自然(以其浩

瀚的海洋与多变的天象为媒介)被赋予了一种近乎悲悯的“宽容”与警示性。星辉璀璨的宁静夜晚、令人

心神舒缓的温暖信风，都像是自然试图安抚“裴廓德号”上被狂热裹挟的灵魂，尤其是向亚哈发出的、

敦促其迷途知返的沉默呼唤。这些时刻构成了生态批评中所强调的“自然的言说”。然而，在商业利润

的驱动与个人仇恨的炙烤下，亚哈毅然关闭了所有感知的通道，将这些警示斥为“妖妇的甜言蜜语”，

[4]最终决绝地踏上了通往毁灭的“不归路”。 
至此，冲突升格为一场公开的、生死攸关的决战。以白鲸为化身和集结号角的自然界，向以亚哈为

代表的人类征服欲发起了全面而有力的“反击”。正如叙述者所描绘，白鲸的面容上镌刻着“惩罚、疾

速的复仇与永恒的恶意”[4]。这种“恶意”实则是自然规律对人类僭越行为的冷酷纠正。在小说的高潮

部分，莫比·迪克不仅摧毁了船只，更仿佛召唤了自然之力，使人类的狩猎工具反噬其身。梅尔维尔在

此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生态法则：当人类的傲慢与掠夺欲望突破临界点，自然那维持平衡的、看似沉默的

力量必将掀起汹涌的反噬，其规模与强度将远超人类的控制能力。 
小说的结局寓意极其深远。亚哈船长最终的命运并非简单地葬身鲸腹，而是被他自己在狂热中编织、

投向白鲸的捕鲸索缠绕、勒颈，继而与他的仇敌一同沉入深渊。这一精心设计的死亡方式，是梅尔维尔

最富预言性的生态警示：人类若执迷于征服自然的迷梦，无视自身亦是自然生态网络中的一环，那么最

终毁灭人类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人类自己亲手制造并抛出的工具、逻辑与陷阱。那根勒死亚哈的绳

索，正是工业化与无限扩张思维定式的绝妙隐喻。通过《白鲸》，梅尔维尔在十九世纪中叶便已敲响了

生态危机的警钟，指出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在于摒弃亚哈式的偏执，重拾以实玛利式的谦卑、观察与

对奥秘的敬畏，从而与自然达成新的和解。以实玛利思索鲸鱼双眼分居头部两侧的视觉，怀疑其大脑是

否“比人类更全面、更具姐姐合理、更精细”[4]。 
梅尔维尔将捕鲸业置于近乎宇宙论的宏大背景中。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庞大、最古老的生物之一，与

人类同处于一个存在巨链上，是另一个同等伟大且神秘的生命王国的代表。亚哈将个人意志强加于鲸鱼，

企图通过征服它来定义自身存在，这恰恰是对生命间平等关系的僭越，其悲剧结局宣告了这种僭越的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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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意义与启示 

《白鲸》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海洋史诗，更是对工业文明早期发展轨迹的一次深刻文学审视与生

态预警。梅尔维尔通过“裴廓德号”这艘宛如微型社会的捕鲸船，及其所承载的疯狂航程，生动揭示了

资本扩张逻辑与生态破坏之间内在的、悲剧性的关联。捕鲸业本身即是 19 世纪全球化资本与工业技术的

典型结合：鲸油作为照亮城市、润滑机器的商品，其背后是整套将自然生命彻底“资源化”的生产消费

体系。小说由此发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强烈呼吁：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重新审视其生态伦理的边界。 
《白鲸》堪称一部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戏剧性寓言。梅尔维尔并未止步于展现亚哈船长追逐白鲸的

冒险，而是将其悲剧设置为一个深刻的认知陷阱：亚哈所仰仗的钢铁意志与当时的高科技捕鲸船，非但

未能确保其胜利，反而成为将他引向毁灭的叙事动力。这彻底瓦解了“人类凭借技术与意志终将主宰自

然”的进步主义迷思。在此，海洋与白鲸莫比·迪克超越了单纯的客体，成为无法被简化为资源或障碍

的、具有反抗意志的存在。捕鲸业所象征的提取与征服逻辑，在小说中暴露了其内在的悖论：它试图通

过否定自然的主体性来确立人类的绝对主权，而这一过程恰恰酝酿了足以吞噬主体的反噬力量。因此，

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指一种文明存续的哲学前提，即那种将自身置于世界对立面的生存姿态是否可持续。 
随着全球经济活动在广度与深度上空前深化，梅尔维尔的文学预言在当代得到了骇人的应验。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从小说中的海洋延伸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与强度远超 19 世纪。海洋酸化、

塑料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全球气候系统因温室气体排放而陷入的异常与混乱，连同石油泄漏等

科技-生态复合型灾难，共同构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人类世”图景。经济指数繁荣的表象之下，潜藏着

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日趋脆化的深层危机。 
综上所述，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白鲸》远非一首人类征服自然的赞歌，而是一则关于失衡与复

仇的沉重寓言。亚哈船长，对莫比·迪克的偏执追捕，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化的戏剧性呈

现；他将具有神性色彩的白鲸贬低为亟待征服的客体，实则暴露了自身与自然根本法则的断裂。最终“裴

廓德号”的沉没宣告了这种对立哲学的破产，揭示了将自然纯粹工具化所蕴含的自我毁灭性。 
若将视线从普遍的“生态”转向具体的“海洋”，《白鲸》便展现出更丰富的海洋人文内涵。海洋

在麦尔维尔笔下，并非被动的背景，而是充满能动性、奥秘和惩罚力量的空间。莫比·迪克作为海洋的

精灵，其行为挑战了人类关于“理性”与“文化”的独占性定义。当代海洋生物学研究指出，鲸类拥有

复杂的社会结构、语言传递乃至文化传统；《白鲸》虽诞生于此认知之前，却以文学直觉赋予了鲸类近

乎“他者文明”的威严，这促使我们反思：人类与海洋生物的关系，是否可能从单向度的“捕猎–资源”

模式，转向基于承认差异的伦理共存？ 
因此，《白鲸》的当代启示在于，它邀请我们践行一种“海洋思维”：即摒弃陆地主宰的征服逻辑，

认识到海洋是一个拥有内在价值、运行规律和叙事能力的生命场域。人类并非海洋的局外人或主宰者，

而是其叙事中的一个角色——我们的福祉深深系于是否能够理解并尊重这片蔚蓝世界的韵律与法则。这

部海洋史诗警示我们，真正的“发展”与“和谐”，始于放下征服之矛，学会聆听来自深海的、古老而

威严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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